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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40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www.minghui.org








石家庄桥西法院非法开庭未遂　李惠云博士情况堪忧





李惠云博士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在二零一八年二月八日图谋对法轮功学员李惠云博士非法庭审，但没能进行。法院搪塞说什么因为“李惠云不配合戴手铐”、人带不来。


二月七日，律师到石家庄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李惠云，看守所却什么也不说，就是不让见人。


李惠云博士，女，原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她的专利成果在二零零三年德国国际发明博览会上获“国际发明先锋奖”，获二零零三年香港国际专利技术博览会“金奖”，第三届亚洲国际专利技术专利产品博览会“金牌奖”和“科技发明进步奖”。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因李惠云不放弃修炼，河北科技大学校党委书记王英英追随中共历次“整人”之风，借机打压单纯善良的李惠云。如：故意捏造教学事故，不让她出国领奖，停止上课，用文革时期的手段让她打扫卫生、打水、扫楼道。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当时四十岁的李惠云坚持真、善、忍信仰，又被单位和当地“610”绑架去洗脑班。长时间的不让睡觉、昼夜捆绑、暴力殴打、烟头烫、不让上厕所、人格侮辱，竟达一个多月之久，致使李惠云出现精神分裂症状。同年九月李惠云又被直接送到石家庄劳教所劳教两年，继续遭强制洗脑、毒打。


二零零六年二月劳教结束后。单位不解决工作，加上方方面面压力很大，李惠云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日，李惠云又因传播真相被举报、绑架，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长达二十九个月。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石家庄新华区法院再次对李惠云博士非法开庭。两位律师义正辞严地为李惠云做了无罪辩护，令法官无言以对，为了达到目的，新华区法院把从李惠云家中搜出的“儿童励志”和“神传汉字”内容的光盘，也拿来凑证据。李惠云被非法判刑四年十个月。


李惠云博士二零一六年一月二日走出冤狱，身体尚未恢复，于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自己家里再遭绑架，到目前被非法关押已经达十月余，在关押期间，精神一直处于失常状态。


李惠云到底怎么样了？是精神状况不好？还是遭受到什么伤害？家人和律师都没能见到本人。


时至中国传统节日新年，李惠云八十多岁的老母及所有亲人不知在怎样痛苦中度过。呼吁海内外正义人士，制止对李惠云的非法庭审，无罪释放李惠云回家调养。◇





唐山71岁孙玉兰被劫持到石家庄河北女子监狱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唐山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孙玉兰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被丰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本人上诉至唐山中级法院。唐山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原判。二零一八年初，孙玉兰被转到石家庄女子监狱迫害。


二零一四年，孙玉兰在丰南区钱营讲真相被恶人告发，被绑架到钱营派出所，在丰南法院取保候审。之后，钱营派出所多次上门骚扰，孙玉兰被迫流离失所。因警察没找到孙玉兰，就将孙玉兰网上通缉。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唐山市文化路派出所五、六名警察谎称修煤气管道的，骗开和顺园小区孙玉兰的家门，把她绑架到文化路派出所，钱营派出所来人后，又把孙玉兰绑架到唐山第一看守所。还欺骗孙玉兰儿子在非法逮捕书上签了字。


据悉，孙玉兰有可能是因为办理公交免费乘车的老年卡，而被查到，因此被骗捕的。用身份证办理此卡后，孙玉兰只坐了一次公交车，警察就找到她的新家，冒充查煤气的骗开门，因而孙玉兰被非法抓捕的。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号上午，唐山市丰南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庭审孙玉兰。律师为孙玉兰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孙玉兰本人心态很正，认定自己做好人没错。公诉人陈宝玉态度恶劣，对律师的态度恶劣。庭审大概两个小时时，当进行到法庭辩论阶段时，孙玉兰由于血压高头晕、身体非常不适躺在椅子上，法官毕开亮问孙玉兰能否坚持十几分钟，公诉人陈宝玉认为不能再庭审下去了，法官宣布休庭。


十月十七号上午十点，唐山丰南区法院再次非法庭审孙玉兰。孙玉兰苍老了很多，人也瘦了许多，被庭审时明显有感冒症状。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孙玉兰老人被丰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





  截至2018年2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2.9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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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但我舅妈常给我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全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0年10月1日早上6点钟左右，我驾驶着从舅妈家表弟处借来的小客车，载着全家九口人开往普兰店乐甲乡老家给老父过86岁生日。在途中启车下小坡时，车速突然加快，象离弦箭似的冲出去（发动机飞车现象），当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刹车、打方向盘，也没刹住车。冲的过程中躲过了好几辆车和人，驶入反向车道，上了道牙石上，把道牙石撞坏了，接连撞倒三棵树，树的直径在15－20厘米。此时四个车轮胎全爆了，车才停下来。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当时我家去了两辆车，后面车里人想，这下可完了，赶快去救人吧。等他们上来时，看见车上人都好好的，都感到奇怪。


我赶快打手机给表弟。表弟看了现场，激动地大声说，得亏你车上有法轮大法护身符，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们全家人！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也有交警和警察，他们都感到神奇，都说


“法轮大法太神了！”我们全家


人在这2011年到来之际，向法


轮大法师父叩头拜年，感谢大法


师父救命之恩！◇


 （文／大连居民）





 2011年1月19日    








齐齐哈尔市郑伟丽坚守正信被迫害致残





【明慧网】齐齐哈尔市58岁的郑伟丽女士曾病得生活不能自理，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病症全无，获新生。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氏一伙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二零零零年十二月郑伟丽去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警察双手腕缠毛巾反铐吊挂，铁链绑双腿套在椅子上，使身体悬空抻直，又猛力推使其身体悠荡起来。警察恶狠狠地说：“我让你终身残废，你到医院也检查不出来！”


二零零八年四月，郑伟丽向世人澄清法轮功遭迫害的事实，被河北涿州市国保“610”绑架，坐铁椅子全身浮肿下肢瘫痪，被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九年六月被送到石家庄河北女子监狱继续迫害：下肢瘫痪的她被抬到地上，四个人轮番看着不许睡觉，用棍子捅，每天二十四小时昼夜折磨，臀部硌的没皮了、心脏病、高血压、全身浮肿……


河北省保定涿州市国保的铁椅子酷刑导致下肢瘫痪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因坚持向世人讲真相，我被涿州市国保610绑架。上午十点半，在公安局二楼坐铁椅子，第二天上午听到另一室噼噼啪啪电棍的电击声和另一学员的呻吟声。他们找来一个专门审讯杀人犯的所谓高手欲对我审讯，进来一个男人：就是你呀，一会儿我会让你就是铁嘴钢牙也得开口，接着就打了我两个耳光，说：你等着吧！就出去了。又进来一个男人拿着一个白色的束腹带，从我的肩头缠到小腿，将我一圈一圈固定在铁椅子上（为防止因电棍高压电击身体猛烈弹起），这时“高手”等一群人进来，其中三人各持一电棍。“高手”问：说不说？一会儿可不客气了！其中一人问：这两天你怎么没上厕所？我说我原来患肾衰，他们一看我的脚肿大、全身浮肿，国保请示上边，结果没对我电刑。下楼时我不能行走，四个人抬着将我拉到涿州看守所。


看守所拒收，国保说：她骗你呢，刚才她还跑呢。在看守所，我被抬到大厅坐铁椅子，天天晒，昏迷住院，血压没了，我绝食抗议，他们用插管恶意来回推拉，致使鼻子流血。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我被非法送到河北女子监狱迫害。


河北女子监狱转化手段：不让睡觉、关小号、长期睡地铺


我被弄到河北女子监狱十四监区，被围攻转化、放诽谤录像，四个半月后因下肢瘫痪送病号监区，又送小号转化：坐在水泥地上，后半夜两点睡觉，早六点起床。


二十多天后我全身浮肿躺着，突然去四个犯人按着我强行拽着我的手按手印，我被抬回寝室。警察：你已经转化了。我说：没有。警察：你已经按了手印。我：你们那是卑鄙手段，按手印的根本不是我。第二天我声明按手印作废！一个月以后，她们将我从床上抬到地上，就坐在地上，四个人轮番看着不许我睡觉，用棍子捅，手推，每天二十四小时昼夜折磨。


我被迫害的臀部硌的没皮了，心脏病、高血压、全身浮肿。我头晕目眩看人都是横的，地面是立起来的，三十多天大脑麻木，只有一点儿思维知道自己在，不能倒下。她们从上海将儿子弄到监狱，迫使我报数、挂名签、到大厅看新闻。我问儿子为什么来？儿子说您在这里我也没办法，您不见我，他们就不让我回去上班，一直住旅馆。我被迫妥协，之后极其痛苦！认识到自己不该报数、挂名签、到大厅看新闻。但是，我每次拒绝这么做，都全屋遭连坐罚站不让她们睡觉。我不想让她们受连累，一次次失败一次次痛悔。五年后我想做错的地方必须做好，横下心不再配合报数、挂牌、去大厅。这时不仅全屋而是全道子罚站，不让睡觉，遭到众犯人谴责。我深知她们卑鄙手段的无耻与险恶用心，决不妥协！这时队长说：如果你不报数她们得罚站一夜，你啥时报数啥时让她们睡觉。我说：我是最好的人，不是犯人，报数挂牌是给犯人用的，她们昏过去了也是你们的罪，从今天开始我永远也不报数不挂牌！下半夜两点以后所有人都上床睡觉。我每天昼夜在地上，下肢瘫痪，没人抬上不了床，不给被褥，几天后给被。地上潮湿，被褥很潮，身上起疙瘩。一天队长阴险的说：想上床？上床就给你抬上床去，不就报个数挂个牌吗？我不为所动，十个月后她们将我抬上床。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到监狱大门口让我签字，我不签。警察说不签别想离开监狱。僵持了近一个小时他们将儿子叫进去签了字，我才获释。


如今，我远离故乡，生活不能自理。我曾因被上大挂身体大活干不了，拎东西自己就松手了；稍一累着几天缓不过来；锁骨疼痛、后背放射性疼痛、双肩变形骨缝痛。


大法使我这个濒临死亡的人重获新生；共产邪党迫害使我致残。希望大陆同胞以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认清恶党的邪恶本质，退出党、团、队组织，选择光明未来。◇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 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